
好想有场雪 ，就如小时候作文里写
的 “树上白了 ，地上白了 ，世界被洁白包
裹着 ”。 雪是有灵性的 ，是诗 ，是童话 ，
很容易让人回到童年的记忆里 ，唤回童
真 。

印象最深的是深一脚浅一脚地踏

着厚厚的积雪 ， 跟在爸爸的屁股后面 ，
在白白的雪地上撒下一把玉米或高粱 ，
上面用木棍支起竹筛子 ，然后把长长的
绳子拴在棍上 ，躲到屋内 ，专等麻雀偷
食 。当麻雀钻到筛子下吃食 ，一拉绳子 ，
麻雀被扣在里面 ，大家蹦着跳着一片欢
腾 。 那欢笑声和白雪相映 ，定格成一幅

童话画面 。
好想有一场雪 ，就如当兵第二年回

家那场一样 ，皎洁的月光下 ，乡村和雪
野相映 ，除了静美的黑白 ，其余一切都
是多余 。 从车站走到家 ，看到父亲怕夜
黑为我挂在门口的灯盏 ，心下一股温暖
涌了上来 ，覆盖了雪中的冷 。

最喜欢雪后的静逸 ，记忆深处常常
出现这样一个画面 ： 雪白无垠的原野
上 ，突兀着一棵枯树 ，一只叫不上名字
的鸟儿立在枝头 ，一动不动 ，好像为了
一个长长的期待 。 在这样空灵的意境
里 ，你的杂念 、你的幻想 ，一切都和这画

面相悖 ，你只有融入这画面中 ，成为这
景色的一部分 ，成为一首诗的章节 。

好想有一场雪 ，把尘世的纷扰繁杂
统统掩住 ，只留下这一片洁白和洁白后的
宁静。 是的，许多时候，我们会被无尽的欲
望蒙蔽着，被声光雷电烦忧着，总感觉自己
掉进百色染缸里，身不能净，心不能安。 其
实人世本身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，只
是被人为地增加了许多论证过程， 并赋予
许多理论解读，使其貌似高深罢了。说到底
就如一场洁白的雪，铺展在你的面前，不需
过多解析，只是静静地看，好好地享受就好
了。

好想有一场雪 ， 轻轻地踏上去 ，一
步 ，二步……心里默数着自己踏过的脚
印 ，深的 ，浅的 ，实的 ，浮的 ，每一步都是
你自己走出 ，在这雪白的背景下 ，一切
映衬得如此清晰 。 常常叮嘱自己 ，正直
走 ，别迷失在无垠的雪海里 。

好想有一场雪 ， 北风吹着口哨 ，在
梅丛中闻那雪的冷香 ， 或听雪花的絮
语 。暗夜 ，城市和乡村枕着冬雪睡着了 ，
我也向往着在深夜里做一个关于雪的

梦 ，让我的思绪进入童话 ，让我的灵魂
交给洁白 。

（作者单位 ：沧南监狱 ）

某日下午 ， 我与赵君永胜和领导
闲谈了很长时间 ， 皆叙说发生在身边
之事 ，感触颇深 ，以至于夜里在似睡非
睡 、乍醒未醒之间把感悟激活 ，急迫地
要把一些话语表述出来 。

一个现代社会总体上是开放和宽

容的 ， 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依然有自
己的底线和准则 。 社会主义荣辱观引
导着我们社会的价值导向 ， 标志着社
会的文明程度的提升 。 但不可否认 ，
追逐和膜拜权力金钱已经成为一些人

的价值追求 。 在社会大背景下 ， 我们
怎样处理好对待上级 、对待同级 、对待
下级的关系 ， 是很值得思考的 。 窃以
为 ， 对待上级应热情周到而不阿谀谄
媚 ， 同级之间应互相尊重而不倨傲怠
慢 ， 对下级关怀备至而不颐指气使 。
作为干部 ， 我们要用好自己手中的权
力为党工作 ，为人民服务 ，要明白权力
是谁给的 。 权力是公权 ， 是国家法律
赋予的 ， 和个人的能力素养知识水平
有一定的关系 ，但关系并不是很大 ，你
在有权的岗位显示你有很大能力 ，这
不是自己在起作用 ， 而是国家的公权
在起作用 。 我们本身就是平常人一
个 ，所以不要把自己时时当成领导 ，当
成万能 ，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、胜人一

筹 。 同事之间应该有充分的理解和尊
重 ， 不要把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的短处
相比 ，总觉得自己事事比别人强 ，别人
处处不如自己 ，要明白 ，尺有所短 ，寸
有所长 ， 任何一个岗位都不是为我们
每个个体的人专设的 。 我们应该相信
领导会把我们安置在一个合适的岗位

上 ，去做合适的事 。向更高的一个层次
攀登 ，是绝大多数人的追求 ，如果靠积
极努力的工作赢得更高的职位 ， 获得
更高的职级 ，理应受到尊敬 。但有的人
很龌龊 ， 为了谋取某个岗位 ， 丧尽人
格 ，泯灭良知 ，甚至把自己的人都搭进
去 ，连自己的灵魂都献了出去 。这些人
可能在得到利益 、 得到权力时会有一
时的满足 ， 但一旦失去这些耗费心机
得来的权势利益时 ， 就会在社会的抛
弃中走向毁灭 。

职位只是社会分工 、责任分工 ，我
们彼此的人格是平等的 。 组织把我们
放在这个岗位上 ， 是要我们为党的事
业工作 ， 我们只是党的宏伟事业中的
一个微小分子 ， 靠我们集聚成推动社
会向前发展的滔天巨浪 。 任何时候都
不要忘乎所以 ，得意忘形 。我们应当老
老实实 、踏踏实实地做好自我 ，做好分
管的那一点工作 ， 上让领导对你放心
不操心 ，下让同事对你满意不抗议 ，你
的本真不是你在岗位上体现出来的 ，
而当你离开岗位时 ， 再在你身边聚集
的 ， 诚心耐心倾听你谈话说笑的才是
你人格魅力的追随者 。

默默无闻地做好事 ， 一时不为人
知 ，但时间长了 ，灵魂就会闪光 ，精神

就会饱满 ， 人格就会高大 。 也有一些
人 ， 稍微掌握一点权力就自我感觉良
好 ，私欲膨胀 ，得意忘形 ，吃拿卡要 ，
吃私受贿 ， 把公权当成了施威与攫取
的工具 。可一旦败露 ，党纪国法的条文
往头上一套 ，再呼天喊地 ，谁也拯救不
了你 。 与其天天在一种担惊受怕中生
活 ，弄得身心疲惫 ，心力交瘁 ，还不如
在平平淡淡中好好地工作 ， 好好地生
活 。 忙忙碌碌地累一天了 ， 弄两个小
菜 ，喝不起茅台 、五粮液 ，咱不喝 ，喝
不起剑南春 、泸州老窖 ，咱也不喝 ，咱
来二两二锅头 ，喝下去踏实 、顺口 。 抽
不起中华 、苏烟 ，又不想抽 “大前门 ”，
咱就彻底戒了它 ， 多背诵几遍少抽一
支烟多活六七秒 ，岂不更好 ？

这不是大道理 ，也不是小道理 ，这
是常识 。 坐在大地上 ，看似很矮 ，但很
稳当 。 坐在高台上 ，大家皆仰目相看 ，
自我感觉一览众人小 ，唯我独尊大 ，但
别忘了 ，风一吹 ，就会马上晃动 ，风小
时 ，担心摔下来 ，一阵疾风掠过 ，必摔
无疑 ，非死即伤 。

无论我们到了什么级别 ， 处于什
么位置 ，拥有多大权力 ，都应该敬畏党
纪国法 ，遵循职业操守 ，修身 、修
德 ，立品 、立信 ，树勤 、树廉 ，提质 、
提识 ，增威 、增望 ，淡定自若 ，宁静
致远 ， 这应是人
生的真谛和意义

所在 。
（作者为河

间市人民检察院

党组副书记 ）

1983 年 10 月 22 日 ，农历九月十七 ，
我的孙女出生了 。 我给孙女取名为李萍 。

孙女自小就要强好胜 。 1989 年 ，在我
送她上城关镇小幼儿班时 ， 她在路上就
反复对我说 ： “爷爷 ， 我上学要是学不好
怎么办呢 ？ ”在她那幼小的心灵里 ，还未
进校门 ，就有了进取向上的 “压力 ”和 “动
力 ”。

孙女在上小学 、初中期间 ，学习成绩
稳定 ，名列前茅 。

1999 年 8 月至 2002 年 7 月 ， 孙女在
饶阳高中学习 。 在她读高二时 ，学校里有
20 名免费生指标 （理科 18 名 ， 文科 2
名 ）。 她与一名同学成绩并列理科 18 名 。
后经数学 、语文 、外语三门主科的复试 ，
她俩不分高低 ， 又是并列 。 她回来跟我
说 ： “爷爷 ，那个同学是农村的 ，家庭比较
困难 ，咱把指标让给她吧 ！ ”我高兴地说 ：
“好孙女 ，应当发扬风格 。 ”她高中毕业前
夕 ， 她爸妈没有空 ， 我参加了一次家长
会 。 我问她的班主任老师她的成绩怎么
样 ，高考能不能考个好学 。 班主任老师很
有信心地对我说 ： “大伯 ，你就放心吧 ，李
萍准能考个名牌大学 。 ”

2002 年农历六月的一天 ， 全家人都
来给我过生日 。 那天也正是公布高考分
数的日子 ， 李萍中午一进门就对我说 ：
“爷爷 ，我考了 626 分 。 ”那年 ，河北省有
13 名女孩达到洛阳军校的分数线 ， 但只
录取 3 名 ，难度相当大 。 经过层层考核 ，
她顺利地在提前批被校方录取 ， 通知书
上写着 “专业科技日语 ，学制 5 年 ”。

在军校的 5 年 ，她艰苦努力 ，勤学进
取 ，年年获奖 。 所有奖品 、证书她都交给
我为她保存 。 更可喜的是 ，在军校期间 ，
她凭 “政治思想强 ，军事技术精 ，作风纪
律严 ，完成任务好 ”，于 2006 年 7 月光荣
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。 2006 年 10 月 ，一
名同学因病住院 ，她主动去医院陪护 。 毕
业前夕 ，一名同学身患重症 ，她主动捐款
200 元 。

2007 年 ，她从军校毕业后 ，被分配到
北京总参某局工作 。 7 月 1 日上午 ，她从
洛阳到达北京 ， 我和她大姑父也赶到北
京 ，给她办理相关手续 ，在她单位的大门
口摄下了一张满带欢笑的三人合影 。

参加工作后 ，她一边积极工作 ，一边
努力学习 ，三年后又考取了研究生 ，重回
母校学习 。 2010 年 11 月 17 日 ，在她读研
的第一年 ， 她与即将从母校读研返京的
李国在洛阳喜结良缘 。 李国是她读军校
时的同学 ， 毕业后两人又同分到一个单
位 。 我高兴地为他们作诗一首 ，并由书法
名家刘福长书写后捎到了洛阳他们的婚

宴上 ，由主婚人向 200 多位来宾宣读 。
孙女是我的骄傲 ， 是我们全家的骄

傲 ！

作为记者 ，这些年 ，我调
查 、采写监督类稿子较多 ，其
中的苦辣酸甜 、 艰难曲折自
有很多感受 。

去年春天 ， 我接受对一
起 承 包 荒 山 案 子 的 采 访 任

务 。 出于对法律的虔诚 、敬
畏 ， 出于对当事人的理解和
同情 ，作为记者的我 ，踏上了
艰辛的调查采访之路 。

案 发 地 位 于 太 行 山 深

处 。 我从县城搭摩托车到当
事人所在的村子 ， 再搭摩托
车从村子去争议的山场 。 其
间路途蜿蜒起伏 、崎岖不平 ，
摩托车在坎坷的山路上左摇

右晃 ，颠颠簸簸 ，当地人开车
又猛 ，有时简直就像赛车 。 尽
管 我 不 停 地 让 司 机 慢 点 慢

点 ，到头来还是捏了一把汗 。
在争议地现场 ， 我细致

地查看 ， 对在诉讼中涉及的
争议地四至 、 争议地上的围
墙 、树木 、堆放的大理石等关
键点 、物 ，我都一一核实 。

在调查当事人时 ， 其中
一方的当事人是一位长得粗

壮魁梧 、年逾60的老汉 。 他说
他为此案跑了多年 ， 去了很
多地方 ， 光材料就有 “一麻
袋 ”， 要求记者跟他去看材
料 。 我便跟他来到他的住处 。
当时天气很热 ， 小屋子里又
热又闷 。 他搬出一口袋材料 ，
哗啦啦倒在沙发上 、地上 。 一
股旧纸 、尘土味儿扑鼻而来 ，
很呛人 。 他索性脱掉上衣 ，光
着大膀子 ， 一屁股坐在沙发
上 ， 跟我说起这些年的诉讼
及苦楚 。 说到激动处 、 愤怒
处 ，他便站起来吼 ，花白的头
发也仿佛立起来 ，炸起来 。 他
对本案中涉及的民事 、 民事
诉讼 、刑事 、刑事诉讼的相关
法条抠得很细 ， 研究得十分
到位 ，时不时用当地口音 、方
言解释法律 ， 对诉讼中的一
些问题不断地提出疑惑 ，又
不停地追问 。 我一边听 ，一边

做记录 ， 由于他说的当地话
我很难听懂 ， 便不断提醒他
用普通话讲 ，慢一点讲 。 在离
开他的住处时 ， 我忽然觉得
很累 ，身体的累 ，精神的累 ，
心的累 。

就这样 ， 在奔波了两三
天后 ， 我基于掌握的许多第
一手材料 ， 写出了 3500字的
内参 。 内参刊出后 ，很快得到
省市有关领导的批示 。

省高院对此案给以足够

重视 。 省高院领导相继作出
批 示 ， 并 听 取 该 案 的 办 案
情 况 汇 报 ，进 行 专 案 研 究 。
省 高 院 有 关 办 案 部 门 拿 出

具 体 解 决 方 案 ， 并 约 请 采
访 记 者 到 省 高 院 做 情 况 沟

通 。 报社 、记者的工作 ，推动
了该案的解决 。

在 我 20 年 的 记 者 生 涯

中 ，采访过的一些 “小人物 ”
给我印象深刻 ， 他们往往无
权无势无钱 ， 却能为他人利
益 、自身合法权益奔走呼号 ，
韧性追求 。 我为他们所感动 ，
对他们油然产生敬意 。 新乐
有一位农村妇女叫董二花 ，
突然遭遇天灾人祸 ， 丈夫病
逝 ，儿子被杀 ，媳妇走了 ，一
时间家破人亡 。 孤苦的她为
儿子的案子多年奔走 。 当地
的乡 、村两级干部找到我，希望
我依法给她帮忙。 我见到董二
花时， 她怀抱的一大摞破损牛
皮纸袋装的材料吓了我一大

跳：太多了！ 她满脸沧桑，看上
去的老态比实际年龄大得多 。
其后 ， 我多次为她的案子和
有关部门接触 、沟通 ，呼吁关
注她的问题 ， 使她的案子能
公正地 “案结事了 ”。 她因此
得到一些关照和补偿 。

有一天 ， 董二花来到石
家庄给我打电话 ， 要求到一
处公交车站牌处见面 。 当时
天气很冷 ，冷风不停地吹 。 我
见到她时 ， 见她背着 “材料
兜 ”， 提着一白塑料桶油 ，其
实那白塑料桶表面已脏得不

白了 。 她说是给我带的花生
油 ， 在自己村磨的 。 我说不
要 ，无论如何 。 她的两眼立时
满溢泪水 ，大颗泪珠流下来 。
寒风不停地掀动她的头发 ，
吹着她面颊上的泪珠 。 我的
心一阵酸楚 。 我后来曾经想
写一篇文字 ，题目就叫 《风中
董二花 》。

（作 者 为 本 报 新 闻 中 心
副主任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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庆祝《河北法制报》创刊 ３０ 周年

情系法制报

相知相伴三十年 。回望过往的
岁月 ，我与 《河北法制报 》可谓情
同挚友 ，相伴至今 。

我与 《河北法制报 》的交往源
远流长 。 该报创办之初 ，我就被聘
为特约记者 ， 结合本职工作 ，为
《河北法制报 》 写了许多新闻稿 。
1992年 ，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
邓小平同志 “南巡讲话 ”发表后 ，
“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
的生产力 ，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
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， 是否有利
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” 成为衡
量 改 革 开 放 是 非 成 败 的 评 判 标

准 。 时任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

长 刘 宗 欣 同 志 围 绕 “三 个 有 利
于 ”，深入到国企中进行了深层次
的调研 ， 回来后他主持制定了全
省检察机关促进和保护改革开放

的意见 ， 特别是针对经济贸易活
动中罪与非罪的问题划出了明确

的界限 。 当时我在省检察院任办
公室副主任 ，会 同 河 北 法 制 报 社
记 者 刘 树 奇 迅 即 写 出 新 闻 稿

件 ， 鉴 于 这 篇 稿 件 内 容 具 有 的
“前卫性 ” ，遂呈报到省委审 定 。
省 委 主 要 领 导 对 省 检 察 院 保 障

和 促 进 我 省 改 革 开 放 的 积 极 作

为 高 度 重 视 ， 当 即 决 定 提 交 省
委 常 委 会 审 定 ， 省 委 常 委 会 议
一 致 通 过 见 诸 媒 体 。 这 篇 报 道
先 后 被 多 家 媒 体 刊 发 、 转 载 ，
《检 察 日 报 》 在 头 版 头 条 刊 发 。
河 北 检 察 机 关 的 这 一 举 动 ， 得
到 了 时 任 最 高 人 民 检察院检察

长刘复之的首肯 。
时光转到 2002年 10月 ，经省委

政法委批准同意 ， 省检察院党组
决定与河北法制报社合办一张旨

在反映检察工作 、 密切与人民群
众联系的检察新闻周刊 ， 当时取
名为 《法镜周刊 》 （即现在的 《检察
周刊 》）。 我当时担任省检察院政
治部副主任兼宣传处处长 ， 受省
检察院党组的委托 ， 代表省检察
院负责这张新闻周刊的日常业务

指导工作 。 在那之后的近十年时
间里 ， 我俨然成为了编辑部的一
员 ，与大家一起研究检察新闻 、交

流办 报 体 会 、 探 讨 检 察 文 化

建设……时间老人见证了我们合
作双方的优势互补与共同进步 。

今天的 《河北法制报 》，作为
我 省 唯 一 公 开 发 行 的 法 制 类 报

纸 ，立足政法 ，面向社会 ，以 “宣传
全省政法工作 、 推进民主法制建
设 、服务广大人民群众 、打造法制
主流媒体 ”为办报宗旨 ，努力践行
“传播普及法律知识 、提高全民法
制观念 ”的办报理念 ，与全省政法
机关以及行政执法部门都建立和

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， 拥有颇
为广泛的读者群 ， 尤其得到全省
政法部门和政法干警的喜爱 。 《河
北法制报 》 早已成为广大干部群
众学法用法 、 维护权益的有效载
体 ， 展示我省法治建设成就的重
要窗口 。 我为此深感欣慰 。

今天的 《河北法制报 》，充分
发挥法制类报纸的优势 ， 以权威
的法制新闻 、有 力 的 维 权 报 道 和
专 业 的 法 律 服 务 ，贴 近 百 姓 ，倾
情 民 生 ，社 会 影 响 力 不 断 增 强 ，
受 到 各 个 阶 层 读 者 的 广 泛 关

注 ， 在 全 国 法 制 类 报 纸 综 合 质
量 评比中名列前茅 。 我为此感到
自豪 。

同贺我们的 《河北法制报 》三
十华诞 。

祝福我们的 《河北法制报 》再
攀新高 。

（作者为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
委会专职委员 ）

相知相伴三十年
蒋瑞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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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想有场雪

孙女是我的骄傲
李光辉

（作者单位 ：吴桥县公
安局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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